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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翔的想像：小說組得獎作品第三章

少年抬起頭仰望夜空，突然訝道：「哇，那甚麼東西？」

懷裡的女孩子猜問：「是小鳥？」

少年沉吟道：「有可能是流星。」

女孩子聳聳肩：「應該是飛機。」

只見那一點神秘的光，筆直劃破銀河，瞬間便掠過霓虹繁密滿山鐵

鏽的都市和廢墟。

「都不對。」少年搖搖頭，正色答道：「我猜，應該是超人。」

「超人你個豬頭。」女孩子用力敲了一下他的後腦刁，便在無人的高

速公路盡頭，她仿佛是一條蛇甜蜜地毒吻那少年的耳朵，帶著羨妒的笑

聲如銀鈴般清脆而年輕：「是我家大姐阿，笨蛋。」

假如我和這個女人確實發生過甚麼關係的話，故事應該是從那天晚

上開始的。沒記錯是禮拜五，開心的禮拜五外面飄著微微的雨，我搖著一

杯威士忌，兩個朋友已經不知所踪，可能已經去了別的地方。人不少，但

我懷疑自己的耳膜有些問題，甚麼都聽不到，思考著某些關鍵的事情，腦

袋裡面仿佛堆積著一塊污垢，想找個東西將它挖出來。卻似乎有點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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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已經有點醉，失戀了兩個月。我不是很明確記得到底是哪一間夜

店，總之是我們一夥同事與朋友經常出沒的一間夜店裡面，地址大概是，

這個城市的某個角落。燈暗，這個女人吸引著我的地方那時候還沒有看

得清楚，是她走了之後我才看到。那時候我只想在黑暗中找個廁所小便。

我故意走錯了旁邊的女廁，地上有幾個斷線的女人與嘔吐物。而她

蹲在馬桶上。

我說：「你──」

她問：「我怎麼了？」

我說：「跟一般的女孩子不同。」

她點點頭：「好遜的開場白嘛。」然後不經不覺湊到我的耳邊：「你不

是本地人。」

我先拉了一下馬桶的沖水杆：「你也不是？舌頭有上捲的慣性動作，

我聽得出來。」她瞇起眼睛，打量著我的臉：「聽起來，你有點本事。」

我順便關上廁格的門：「告訴你一個秘密（少廢話，自然是用腿往後

踢。）我──」

她問：「你怎麼了？」

我說：「是研究漢語聲韻學的專家。」

她勾住我的脖子，呢喃道：「原來如此，果然跟一般的男人不同。」說

著，乳房用力的擠得更貼：「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便溫柔的偷笑：「說吧。」然後伸出舌頭，褪開她的皮夾克：「我摸

到了，你有一個很特別的刺青。」

只聽她在呼吸，是動物在交配之前的那種聲音：「先回答我，有沒有

聽過『新羅』這個名字？」

我將頭一點：「有啊。」仍舔著她雪白的後頸。刺青在她右邊肩上，似

敵意的瞪目注視著我，但我不怕：「兩秒之前，剛剛你說過，我也聽過。」

她噗赫失笑：「敢不敢親我的嘴巴？你這個異鄉人。」

猶記得，那是一條奇怪的蛇：「你這麼漂亮，我──」

便見她不耐煩的皺眉，嗔道：「你又怎麼了？」

我說：「有點怕。」是有翅膀的，但不是龍。我纏到她唇邊，想著她的

刺青應該是一條蛇，低聲答道：「除非我知道你的名字吧。」

她試著問：「然後──」

我便這樣吻上她蠢蠢欲動的嘴巴：「便將你的名字寫入我的故事裡

面。」

良久，她吐出一圈純熟的煙：「蘇珊。」

我說：「謝利。」

她說：「假名。」然後又說：「記住了，異鄉人。我的名字叫娃兒露。」

諸如蘇珊這樣的女人名我手機裡面便記錄了好幾個，但娃兒露這名

字無論是誰聽了都會感到陌生，卻又自此難以忘記。我們交往過一段時

間，而最經常被娃兒露提起的，便是「新羅」這個神秘的舞團。我一開始

還以為「新羅」是她前度的名字覺得有點不爽，但原來「新羅」的意思，

便是她右肩那個飛蛇刺青。那個飛蛇刺青據聞便是娃兒露所屬舞團的標

記，而每個團員身上都有一個這樣的刺青，雖然現在還是個不定期表演

的獨立舞團，但相信過些年月，憑著實力至少能夠上個綜藝節目。她是這

樣說的，舞蹈這玩意我不了解，而她確實是那種喜歡吵耳音樂的人。夜店

以外，沒有喝醉的時候我很少聽音樂的。後來，娃兒露的手機再打不通，

我掙扎數天便將這個女人的聯絡方法刪掉。最後一次的通話她有提到，

說是舞團最近有巡迴比賽，似乎要離開一段時間。

自此娃兒露沒有在這個城市裡出現，我猜，應該是到了別的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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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以蘇珊的名字或是別的，管她的。她的出現並沒有對我帶來太大的

衝擊，而唯一改變，是我開始偶爾留在家裡收看周末的綜藝節目。甚麼

都沒有發生，年復年而我簡單的結了婚，變本加厲長期留在家裡收看周

末的綜藝節目。

坦白說，我一點都不了解娃兒露，我這個人似乎沒有存在於她的故

事裡面。不過是個開場白，而已。

回到離開那個城市的娃兒露，巡迴演出結束以後，她發現自己愛上

了最後一站的那個海港都市。這個都市交通非常發達，到處都是摩天大

樓，夜晚卻能夠聞到濃郁的海風。最先觸動娃兒露的，是海邊的一座棄

置了的舊燈塔。在一所私立大學申請了轉學手續，騎著租用的摩托車娃

兒露便開始習慣這裡的節奏。她找到一份連鎖出租書店的值班工作，按

時發薪，能夠住在燈塔旁的小公寓。而出租書店本來是輪班制的，假如白

天上班，月初的晚上娃兒露便去喝酒，深深愛著一支年輕的在酒廊彈結

他的不起眼的小型樂團。於是她學習了彈貝斯，偶然代班，也曾經被這

小型樂團的鼓手示愛。月底的晚上便在家裡煮泡麵和獨自跳舞。自從巡

迴演出以後，舞團少了表演的邀約，恐怕是要等到明年的春天才有行程。

團員久沒聯絡各自奔馳生活，但娃兒露相信背負著新羅之名，彼此還是

一直苦練不懈的。終於有天房東太太親自找上門，原來鄰居投訴太吵。自

此娃兒露情願上夜班，白天在家裡跳跳舞，彈彈她新買的紅色貝斯。與

她值班交接最多的那同事名叫小魚，處女座、傳播系三年級、獨身，喜歡

木村拓哉，而且曾經暗戀過高中時期的一個男同學，這往事娃兒露聽過

不下百次。

三分之二的晚上娃兒露都在出租書店當值，便這樣與一個每晚都在

旁邊洗衣店寫詩的文藝青年做了好友。黑色星期五過後的情人節晚上，

兩個沒有約會對象的無聊人做了個約定，無論最先走紅的是他們之間哪

一個的詩，還是貝斯，都必定要找對方來跨刀合作。那個文藝青年其後

與她討論到西西弗斯不斷將石頭推上山的神話，說罷，娃兒露也告訴了

他關於自己族人的一個遠古傳說。

很久以前，在那些猿人先祖無意間踏足這個遍山桃花的島嶼之前，

這裡的人類都像蛇一樣沒有四肢，而他們的領袖便是住在山上的赤色大

蛇。大蛇死後，蛇身纏著山頂的老樹，守護著島上的後裔。然而，有一年

大旱，猿人先祖誤打誤撞來到島上，便要在下游定居。他們眾人手握各

種利器和工具，不費吹灰制伏島上禽獸。大蛇的後裔無力抵抗，為免滅

族，當時的大司祭作出屈辱妥協，逐漸改變自己族人的形態，長出兩條

手臂以及雙腿，自此與外來的猿人一同居住，生育後代亦以猿人基因先

行，怕被發現倖存族人的真正血統。經過一代接一代的基因清洗，大蛇

後裔已近絕跡。而娃兒露告訴那個文藝青年，大蛇的名字便叫新羅，意

思便是始源的生命體。

接班的小魚問娃兒露：「蘇珊，周末有沒有甚麼計劃？」

名叫蘇珊的娃兒露看看牆上的月曆，莞爾拒絕：「下個周末可以，後

天不行。」

小魚扁嘴發悶：「嗚咕。」隨即扯她衣袖撒嬌：「怎麼這樣，我們不是

好姊妹嘛？」

娃兒露苦笑道：「沒商量，因為我親妹妹約了我嘿（新羅的語病句。）」

小魚愣住：「都沒有跟我講過。」見她不似說謊，便即興奮的問：「你

妹應該跟你一樣這麼三八，有機會一起吃飯好不好？」

娃兒露聳聳肩：「不過她住在別的城市，我們不常見面。」

小魚當下猜問：「感情不好？」

娃兒露傻眼道：「怎麼可能？」只見她一臉驕傲的摸摸鼻子，笑著說：

「我們是孖生姊妹來的，她哪一根神經線感冒我都曉得。」

後來有一張明信片寄到這間出租書店，沒有上款，署名是瑪朵巴。內

容大致上是，她與丈夫已經搬到外國定居，誕下一個小女兒。而那一年小

魚已經沒有在這裡上班，不曉得是已經嫁了人還是做了人氣女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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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兒露與瑪朵巴雖然隸屬於同一個舞團，兩人卻選擇在不同的城

市分開生活。距離上次見面已經有好一段時間。因為期末考的關係，瑪

朵巴並沒有參與那一連串的巡迴表演。兩人同胎雙生只隔了兩分鐘，從

容貌到性格，以及跳舞的天賦都如出一轍，除了瑪朵巴的頭髮比較長以

外（娃兒露不准她的頭髮比自己短，否則舞團的成員都分辨不到她們兩

個。）另一個細微但明顯的分別算是語文能力。

瑪朵巴的語調，還是有著大量的新羅語病。這是因為她有一個青梅

竹馬的男朋友，兩人都是新羅的後裔。

車站，只有每天早晚共兩班的區間車願意在這個山邊小站停泊。長

期駐守的剪票員是個駝背老翁，雖不是新羅的族人，但默默看著娃兒露

長大的，他是其中一個。從這個車站回村是最快捷的，如果抄小路的話

便不用在荒山野嶺過夜露宿。

甫一下車的瑪朵巴即攬住娃兒露，皺起鼻子道：「大姐，你這甚麼味

道啊，香死人真的真的。」

娃兒露嬌媚道：「香奈兒，名牌東西嘛。」說罷，便呶起嘴斥罵：「你

好慢哦，瑪朵巴豬頭。我等了你兩個小時吼吼吼。」

瑪朵巴裝個鬼臉，給了她一條圍巾：「杜杜送你的，禮物。」

娃兒露問：「杜杜沒有跟你回來嗎（捏一下她的臉。）吵架是不是嘿？」

瑪朵巴搖頭答道：「他還在訓練營非非非常努力才不是吵架，明年

要出國比賽。我們都好緊張。」

娃兒露笑道：「你還是好愛杜杜。」

瑪朵巴豎起姆指，大笑道：「當然他是我的紅太陽，冠軍男人。」說

罷，便牽著娃兒露的手離開車站，往旁邊的山路走去，輾轉而上。山路

右邊有條小徑，沿徑而走盡頭便是個石洞。父親教她們兩個走的，走出

這個洞，便是城市人；穿過這個洞，便是新羅之境，外人闖入即誅。兩個

女孩子背著一個比自己還要大的背包，聊著各自的往事哼著山歌，不經

不覺放緩了腳步，蕩到村口還未看到山頂的樹王，已經入夜。卻突然鑽

出幾支火把和手電筒，原是布圖等了個下午，領著幾個小孩幫忙來拿行

李。娃兒露張臂與布圖擁抱，隨即在他臉上淡淡的親一下。村裡誰人都

知道，她就是布圖的未婚妻。

娃兒露與瑪朵巴買來的伴手禮足夠在山上開一間雜貨店，小孩們

爭著要的零吃，母親特別喜歡的科學麵、雞蛋布丁與巧克力，還有鄰居

們的紅酒，阿姨的面膜和洗衣粉，舅父的打火機，還有幾件禦寒厚衣，以

及修理單車和小型發電機的零件。而娃兒露送給布圖的生日禮物是一對

愛鐵達鞋。

尺寸剛好，布圖似乎相當喜歡，娃兒露送甚麼東西他都開心。布圖

不是沒有離開過新羅的，他比娃兒露年長，以前便在城市讀過書，是物

理系的畢業生，但父親是司祭，畢業以後便回村幫忙照顧族人和祭祀之

事。瑪朵巴趕走了一群麻煩小孩，讓娃兒露與布圖可以在樹王底下安靜

的談談情。

布圖問：「有沒有不習慣？露。」

娃兒露愕然答道：「你好奇怪。」又說：「我是在這裡長大的，為甚麼

會不習慣？剛才應該問的是，在外面生活有沒有不習慣。是不是？」

布圖垂首，似有所思嘆道：「你在哪裡生活我都不擔心，不騙你的。」

說罷，便將娃兒露擁在懷裡深深吻下去：「以你的性格，能夠將你擊敗的

只有世界末日。」

娃兒露揚嘴一笑：「還有你。」

兩人相互說了些近況，布圖交代了村裡的事情，娃兒露則告訴他城

市裡發生的事情，遙遠的政治大局，不知真偽的奇怪傳聞，還有小魚和

文藝青年這些朋友的小事情。布圖聽娃兒露說得眉飛色舞，只不過一年

半載卻似三世書都寫不完，便安慰的喝下可可奶。這百貨公司周年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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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才買的可可粉自然是娃兒露去年送來的貢品之一，他不捨得無情喝

完：「那真好了，新羅的身份不應該成為你的包袱。」他聳一聳肩，目光帶

著那顆宏大的志願：「新羅的人活在哪一個時代都是不寂寞的。」

娃兒露憂心道：「但是，但是但是，你不能離開我們的山，這樣可以

嗎？」

布圖說：「是我自己的使命，跟你們沒關係。」說罷，便攬著娃兒露，

抬頭望向那盤根錯節四季不衰的樹王：「我沒有不愉快。露，你這麼聰明

必然知道的，我感到光榮。」他是司祭的長子，是新羅將來的領袖，娃兒

露當然知道布圖不能夠離開這個地方。

從新羅回到燈塔都市的兩個星期之後，是娃兒露的生日。嚴格來

說，是蘇珊的生日。新羅的人全部都是同一天誕生的，她們兩姊妹回村

便是要慶祝生日。因此，小魚想要替娃兒露慶祝生日，其實是娃兒露替蘇

珊慶祝生日，不過原因並不重要，在枯燥的城市生活裡，派對只需要一個

動機而已。似乎有兩個男生已經看上了蘇珊，邀她一起合唱情歌。娃兒露

並不介意男人乘機將她抱在懷裡，對她來說示愛以至做愛都不過是生物

的本能，與感情無關。這首硬搖滾她很喜歡，但電話偏偏在這個時候響

起，她已經喝得太多。小魚正躺在沙發上與一個獅子座男生親密自拍。

她說：「喂，邊個。我是蘇珊。」

那人答道：「是我。」

她哈哈笑道：「我知道是你，可是我不知道你是誰，抱歉啊。」

那人突然壓下嗓門，哽咽說：「靜下來，娃兒露。——是我。」

是布圖的聲音。便當娃兒露認出那是布圖的下一瞬間，卻換成了她

母親的聲音，簡短告訴她布圖父親遇難的死訊。她，大概是第一個收到

電話通知的人。到底房間裡面是唱著怎麼樣的歌，是誰在唱歌，是誰擁

抱著自己這些都不重要無關痛癢她現在跟死人差不多，爬在她身上的東

西實際上都不過是一些屍蟲。布圖父親遇難的經過她只是聽著但沒有

聽到，雙手卻在抖動，娃兒露情願自己被貨櫃車輾成碎片，卑躬屈膝地

瑟縮於滂沱大雨下的冷巷餓得在咬自己手臂，甚至不介意在一個密室痛

苦地拍打牆壁。她感到布圖的眼睛便在門外猙獰看著自己，酒意全消，

她很想放聲大叫，誦讀經文，甚至突然有吐血的衝動，要將牙齒咬碎與

難堪的粉末一起吞進肚子裡。

猶如旱天雷的電話掛斷，她沒有想跟布圖再談甚麼，害怕他的聲

音。娃兒露咬咬牙，咬破了唇，早已經哭得一臉鼻涕嘴血縱橫交錯。小

魚眾人不知所措，她卻只是拼命搖頭，強顏傻笑，哭得更是詭異。鈴聲又

響，這次卻是瑪朵巴打電話來。娃兒露退到走廊外面，不曉得是否要接

這個來電的鞭打。

翌日，娃兒露買了張前赴南部的車票。這次不同，她只帶著一個手

提包，衣服還是那天生日聯誼穿的，眼妝溶得一塌糊塗。走到石洞外面

她才記得自己還穿著那雙紅色高跟鞋，甩開鞋子腳趾頭早已血跡斑斑。

但娃兒露反而有些獲得救贖的喜悅，最好將美麗而性感的衣服劃破，弄

得她傷痕累累灰頭土臉，狠狠地虐待她的身體。赤腳走上山，經已多年

沒有嘗過這種腳掌的痛。

布圖父親的喪事在一周之後舉行，他是新羅的司祭，是村裡所有人

的信仰啟蒙，甚至是他們的父親，應該得到最尊貴和莊敬的儀式入葬。散

居城市各處的人都啟程回到山上，送別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瑪朵巴與男

友杜杜隔天隨即返來協助打點一切，而這段期間娃兒露一直默默陪伴在

布圖旁邊，以妻子的身份代其處理。而布圖按照族例則在樹王後面的靈

園守墓三個月，娃兒露總是每天都走過崎嶇的樹王橋送來食物，雖已訂

婚但未過門，墓前兩人並不交談更不敢獨處太久，因此匆匆的來，匆匆的

走，三個月以來即使每天都花費好幾個小時往來送餐，卻只有碰面沒有

說過一句話。望著布圖悲傷，她只有微笑，想到他從樹王橋另一端回來便

要接受眾人的祝福，繼承父親的聖職。這段時間裡面，娃兒露透過車站老

翁收到一些轉遞過來的信，都是從遙遠的城市寄來的。休學通知書便是

其中一封，她自然沒有讓剛剛回村的布圖知道，很有耐性地等待布圖首

先提起往後的事情。娃兒露沒有打算留在村裡，布圖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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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兒露說：「我明天回去好不好？我已經留在這裡三個月，沒有上

課，沒有交房租，而且我打算在那邊找一份新工作。」

布圖說：「我會等你回來的，我知道你懷念這裡。」

娃兒露柔聲答道：「我也想你，千真萬確我發誓。」

說罷，布圖很罕有的抱起她，邁步往自己房間。他要完成一件事情，

因為娃兒露懂得這裡沒有人會用安全套，生命的出現乃是新羅的安排，

而誕下來的也是新羅的孩子。娃兒露以前從沒有迴避過布圖的直視。這

一次娃兒露終於破例：「不行，這會生孩子的。」

布圖問：「不好嗎？」

娃兒露對他的決心感到錯愕：「我們還是很年輕。」

然而布圖顯得很有自信：「我已經是新羅的司祭。」

娃兒露苦笑嘆道：「我卻還只是一個缺席太多被停課的大學生。」

後來，娃兒露再沒有騎摩托車的習慣，她吃得很少，穿高跟鞋與窄

裙的時間比較多，時間都顯得有點不夠用。她賣掉了那心愛的紅色貝

斯，與幾個女同事夾錢租住一間更加寬敞的公寓，有人搬走結婚亦有新

人搬進來，至少現在有個不錯的客廳假期可以湊些人一起打麻將消遣。

聖誕節的臨時委托特別多，剛入行的娃兒露不問酬勞多遠都沒問

題。出差前夕，團長法蘭基（藝名）突然來電，她已經缺席舞團的例行排

練一段很長的時間，眾人都有點擔心她的近況：「我們下個禮拜有表演，

你要參加嗎？」

只聽娃兒露猶豫片刻，答道：「對不起，我正式找到工作最近沒有這

個時間，要存一些錢出國旅行。」

離開新羅只是她的第一步，她的夢想是要前往地球的另外一端，仿

佛是從自己腳下鑽出個洞穿過地心，期待著對面是個怎樣的花花世界。

廿五歲的娃兒露，名叫蘇珊，是個見習化妝師，精於打扮留著一頭栗子

色的捲髮，要跟隨大勢走國際化的路。

這些年，娃兒露經歷過大大小小不同人的婚禮。終於要到她自己的

家人，瑪朵巴說她們的婚禮要在教堂裡舉行。

出席的人不是很多，雖然兩方家長都是新羅的人，但絕大部分來賓

都是瑪朵巴與杜杜的同隊隊友。她們兩個都是三項鐵人的選手，即將以

國家代表的身份參與世界賽，要代表的不是這個島國，而是作為新羅的

後裔，站在人類世界的頂尖。遷居到城市的新羅族人不少，卻仍舊有點

抗拒這種有違傳統的婚禮。然而，杜杜喜歡瑪朵巴。

瑪朵巴用力握著娃兒露雙手，司祭的喪事以後，已好幾年沒碰頭：「大

姐，對不起。我仍然愛你的。」

娃兒露親錫她的額頭，看著鏡子裡面的她們：「不要哭，妝會歪掉的

醜死了你這個大豬頭。」

瑪朵巴輕吐舌頭：「你才是豬頭。」

娃兒露一邊替她補妝，卻一邊望見了自己的臉：「沒關係的瑪朵巴，

娃兒露感應到你的心聲，你非常的幸福。」

瑪朵巴笑道：「是不是還有非常的漂亮？」

原來，不曉得甚麼時候，已經長得不那麼相似：「你甚麼時候都這麼

漂亮而且性感美麗的，因為你是我的親妹妹。」

娃兒露悉心替瑪朵巴準備了她親自設計的婚紗，但因為杜杜的家人

反對，雖則婚禮在教堂舉行，關鍵時刻始終還是穿了一襲新羅的婚服。

對親生妹妹的祝福，只有在婚紗照派上用場。婚禮於黃昏進行，眾人皆

已就座，站在一旁的娃兒露不禁到處張望，卻沒有看到布圖的踪影。直

至教堂大門打開，瑪朵巴與杜杜在婚禮的主持人司祭布圖的帶領下步向

聖母（這是最招致新羅族人垢病的重點。）娃兒露這才望到那個她在心

裡默默想念的人。然而，布圖不曾望向娃兒露一眼，婚禮便在安靜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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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完成，等待眾人在歡愉之間散退。沉澱下來的便只有這對抑鬱的情

侶，默然不語。

布圖的開場白，是這般的嚴厲：「娃兒露。」

娃兒露說：「以前你是更加溫柔的，而且你以前不是這樣叫我。」

布圖狠狠的答道：「因為你以前的名字還是娃兒露。」

娃兒露沒有追問他是如何得悉這件事情，但她確實更改了自己的戶

籍和姓名，將出生日期往後瞞騙了兩周。是一個名叫蘇珊的女人，任職設

計師助理，同時在人類官方文件上經已沒有娃兒露這個冷門的姓名，算

是失踪人口的一例。

良久，娃兒露咬著牙罵道：「無論我是不是叫娃兒露，我都仍然是娃

兒露。你的腦袋撞壞了嗎？」

布圖說：「不一樣的，我的愛人名叫娃兒露，但我不認識蘇珊這個女

人。」他目光斜睨娃兒露身上的雪紡長裙，痛心的冷笑起來：「你甚至沒有

穿我們婚禮的衣服。」

娃兒露抖聲道：「甚麼是你們？你這是甚麼意思，布圖。」

布圖大喝反問：「難道你不知道已經背叛了新羅？」只見他霍然站

起，望著娃兒露哽咽長嘆：「我有多麼的傷心，你想過嗎？」

娃兒露明白，布圖父親過世的時候他整整三個月都還沒有哭過，眼下

卻哭成淚人。然而她沒有軟下心腸。她不需要後悔還是內疚，她沒有犯錯，

至少她仍覺得自己未有犯錯：「你懂得甚麼都不，還是一個怕事的小孩。」

布圖笑道：「你在陌生的城市裡便在學習怎麼嘲笑自己的愛人嗎？」

說罷，他發現自己似是看著一個異鄉人的嘴臉：「你這個整天喝酒、愛抽

煙的罪人。你的骯髒身體已經退化得像一頭畜牲，披著滿是臭味的外國

衣服，你已經忘掉怎樣以新羅的語言思考，鄙視新羅的舞蹈，對不對？」

娃兒露問：「小孩，穿這種別人都不穿的衣服能夠代表甚麼嗎？」她

一手揪起布圖的衣領泣道：「這裡不是旅遊區，這裡沒有誰要欣賞我們

的表演，我們不是動物園裡的怪物。我們生下來便是新羅的後裔，改變

名字與改變容貌都改變不了的是一個事實。你是誰，我是甚麼人，需要

向別人證明自己的身份嗎？」

布圖用力推開娃兒露：「那時候，我是應該阻止你的。」

只見娃兒露便如此轉身而去，再沒甚麼留戀：「即使不穿這種衣服，

不跳這種舞蹈，喜歡跳舞仍然是我的本性。」她隱隱覺得，有些東西是應

該割斷，才飛得起來：「我仍然是新羅的後裔。」

布圖黯然問道：「露，你心裡仍然愛我嗎？」

娃兒露佇在門前沒打算望回頭：「娃兒露一輩子都愛你的，布圖。」

假如回頭一盼，便將如此牽拖一輩：「但只因為你是新羅的布圖。我需要

真正愛一個男人，而不是與一個新羅的後裔相愛。如果你不是生於新羅

的男人，你是一個異鄉人，我們能夠這樣相愛嗎？」

選擇離開，因為她仍然不討厭布圖這個男人，因為她始終相信自己

是新羅的後裔。新羅死後，化為山頂樹王，而娃兒露右肩背上的刺青，剛

好在她伸手捉不到的位置，看不見、磨滅不掉，卻是伴隨一輩子的標記。

獨眼的男人問道：「刺青有兩種，有一種是要記住不敢遺忘事情，另

一種是要隱藏不願記起的事情。客人你想要哪一種呢？」

娃兒露似沒聽到：「隨你的便。」

獨眼的男人自討沒趣，唯有乾笑兩聲：「是有一點痛的。」

娃兒露說：「是一條有翅膀的蛇，你不要畫上別的東西我揍死你的。」

獨眼的男人答道：「不用怕，我記得是一條有翅膀的蛇。」

娃兒露忽然一怔：「你──」

獨眼的男人便問：「我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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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兒露問：「怎麼知道我害怕？」然後又不忘提醒：「不是龍，是有翅

膀的蛇，還是一條蛇，不過有翅膀。」

獨眼的男人沒她好氣的點頭稱是：「將會是一雙漂亮而強壯的翅

膀，交給我就行。」

終於，娃兒露捲曲身體熟睡起來，便在獨眼的男人床上。她本來覺

得一直睡在這裡都不錯，跟這個獨眼的男人生活應該是很浪漫的事情。

但醒來之後她馬上便後悔，原來只是她昨晚太疲倦，而已。

獨眼的男人問：「要去哪裡？」

娃兒露聳聳肩：「找個家吧。」

獨眼的男人裂齒訕笑：「不是剛剛離家出走，跑到外面趕時髦嗎？」

便見一對優雅的高跟鞋凌厲地飛踢向他的面門。

落地的姿勢，狼狽不失華麗。

娃兒露疾聲大叫：「本小姐是個土生土長的都市妹。」說罷，便一如以

往赤腳走到街上等待公車到站：「感謝款待，你這個住在廢墟的鄉下巴。」

故事是即興的，最認真的事情是娃兒露這個名字。娃兒露的意思其實是鯨

魚，是某天看到一個原住民朋友腕上的鯨魚而想出來的。而新羅的意思本來

是「王」，取名為新羅是因為我太喜歡湘南乃風。

得獎感言

《新羅》是一篇在閱讀中給人快感和痛感並存的作品。小說中的人物娃兒露清

晰明白，雖有些簡單，但卻讓人讀後記憶。她的人生軌跡，在「新羅」這個符號

中起伏轉折，始終和我們的「根和記憶」聯繫在一起，把「地域和廣闊」聯繫在

一起，把「出去和歸來」聯繫在一起，讀完之後，給人帶來許多的思考。

閻連科先生：

評審意見


